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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四川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
村雄奇的山梁，风吹绿野，正回荡
着时代的交响。

第一次走进柳林村，是2017年新
春。贫困户村民李国芝悄然走进我的
视野，汇入笔端。他的事迹赫然登上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普通农民也能
上头版头条，乡亲们激动地奔走相
告，他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没错，是3500元！”把最后一袋
马铃薯装上汽车，李国芝顾不得洗
掉手上的泥，满面笑容地点起收购
商递来的钞票。快过年了，他还要卖
一头200多斤的肥猪，又要收入2000
多元。他还得和妻子抽空布置新
房，“这日子，过得有奔头了！”

过去的李国芝，可没现在这么
精神，妻子残疾，孩子读书，两位
年近八旬的老人要赡养，一家子负
担都压在这个50多岁的男人身上。

柳林村地处高寒山区，山高坡
陡路难行，土地瘠薄粮难种。2014
年，通江县旅游局结对帮扶柳林村，
派驻“第一书记”，让这个贫困村面
貌有了起色。李国芝有了结对帮扶
人——县旅游局工会主席付旭。

喂羊养猪，下地耕种，李国芝经
过苦战提前一年甩掉了贫困“帽子”。

2018年，在迎新春鞭炮声中，李
国芝和几十户散居在高山上的村
民，从云雾缭绕的破旧村落搬到了山
下靓丽的新村安置点。政府统一修建
的小楼房，基础设施现代，入户路连着
大马路，外出抬脚就能上“大巴”。

李国芝心里甭提有多甜。脱贫
摘帽后的路咋样走？他早就在盘算，
年还没过完，他就骑摩托上了山。

他不甘待在新村安置点过清闲日
子。老婆虽右手有残疾，到附近打零工

没问题，两个女儿省外务工，7 岁小
儿子也入了学。他牵挂的是那10多
亩承包地和几十亩林地。他要发展
特色种养殖，在土里刨出金娃娃。

2019 年，上级给柳林村派来高
级农艺师、通江县银耳专家李庭云，
在村里开展银耳种植培训。李国芝
自告奋勇参加培训。培训班第一期
办了 10 天。除了教种银耳，还有养
猪养羊养鸡和种果树培训。李国芝每
天都第一个到教室，听得聚精会神。
笔记写了厚厚两本，晚上还泡在村图
书室。他说：“我只有小学文化，只有多
下点笨功夫，才能把知识学到手。”

揣着知识回到山上，李国芝铆足
劲干开了。上自留山砍下青冈树，锯成
树棒，在树棒上钻出孔，再将树棒架
成三角形，在太阳下晒一个多月。
最后，将从农技站领来的菌种注入
孔里，用油纸盖好，进行发酵。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李
国芝说，最苦的是钻进密林砍树，日
晒雨淋不说，青冈木质地坚硬，砍不
了几棵，就腰酸背疼，常常一天干下
来，累得腰都直不起。虽然累，但他
每个环节都不含糊。60 天发酵期，
他按期进行 3 次翻棒处理。等发酵
期满了，李国芝看到一朵朵白玉般
的银耳在眼前绽放，心里乐开了花。

银耳收获了，李国芝采摘了一
些带回家，全家人满心欢喜。调皮
的小儿子灵机一动，抓起几朵银耳，
一朵放在头顶，两朵放在手掌心，
双臂向两侧伸开，逗得李国芝开怀
大笑。妻子举起手机录下短视频。
村支书卢兴军将他们的短视频做成
抖音，发在为村民代销产品的朋友圈
里。李国芝的银耳一下子火了，成了
网上抢手货。2020年，李国芝卖银耳

收入两万多元。仅这一项，就是他
前几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接着，李国芝又瞄准了魔芋种
植。魔芋是驻村帮扶干部从陕西带
回的。李国芝听农技师讲过，魔芋
适宜长在斜坡地。他把山梁上的承
包地和一些无人种植的荒坡地都开
垦出来，顶着烈日，挖沟，排水，
掏厢，用背上晒脱一层皮的付出，
确保了魔芋不受涝灾。种魔芋每年
增收6000元。村干部说，李国芝做
事，既能吃苦，又多长个心眼。

搞家庭养殖，李国芝做得也很
用心。过去他家每年顶多养五六只
鸡，而近几年，每年出栏30多只。

搞农业免不了靠天吃饭，有风
险，但李国芝说：“在地里多种些花
样，东方不亮西方亮，就不怕没收
成。”几年来，他用 5000 元产业扶贫
周转金和 4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养
了牛、猪、羊、鸡，种了土豆、玉
米、中药材，还栽了花椒树和李子
树。他说：“脱贫后不能松劲，关键
要抓好巩固，有巩固才能有发展。”他
的10多亩承包地，100多亩自留、代管
山地，全都满种满栽，无一处闲着。

李国芝告诉我，这些种养殖活
儿，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只有
播种时请来几个人帮忙。他的工棚
里，摆放着旋耕机、粉碎机、饲料
加工机等，这些他都学会用了。镇
政府去年还奖励他一台烘干机。

李国芝带我参观他山上的住
处，电视机、洗衣机、煤气炉等一应俱
全。厨房、卫生间干净整洁。工棚壁上
悬挂着一对音响。李国芝说：“我很喜
欢听歌。”说话间他笑得像个孩子。

其实，一切的答案，都在他的
笑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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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2008 年搬到北京天通苑的。当时这
里虽不至荒凉，但和城区相比多少算是偏僻。
我搬进来后，晚上都蜇伏。小区面积很小，但
环境优美，移步换景，还有一湾浅溪。

出了小区，南侧有条“清河”，这是一条
名不符实的河，极浅，河水流动得分外缓慢，
暗绿发黑的水草，就像经过慢动作处理那样随
着波流摆动。

小区北侧是大片的天通苑社区，人口密
集，来来往往都汇聚在一条道上，压力之下，
阳关道也形同独木桥。加之流动的小商小贩，
肆意穿梭的电瓶车、小摩托……到处都显得杂
乱无章。

转眼，10年过去了。改变是如此巨大，却
又如此不动声色。

从未想到，10多年之后，我会有这样的幸
运。我所居住的小区东侧，是小巧的立水桥公
园；小区西侧，是东小口镇森林公园。幸运不
止于此。从东小口森林公园向西，是东小口城
市休闲公园；从东小口森林公园向北，是贺新公
园；再向北，是太平郊野公园。这些公园，每个
面积都超过 1000 亩，它们彼此连接，形成地图
上一片辽阔到奢侈的浓绿色。盛名之下的奥林
匹克公园，步行1公里多一点就可轻易抵达。

这里变得令人赏心悦目。我变得特别喜欢
在公园里散步，看早上的晨曦，黄昏的夕照，
在花木上留下美妙的光痕。灌木和乔木。疏生
或密生。球果、蒴果与翅果。这里颇具魔术
感，像个万花筒里的世界，只要季节轻轻旋转，
就花开花谢，时时不同，绽放成一个光影灵动的
崭新世界。

公园真大，大到能把人跑累、走累、看
累。冬天的正午走呀走，能走到空旷得怀疑自
己是某只野生动物。有些树还在冬眠，有些树
正在被养护，树干上别着注射针筒,里面是用
于防蛀的液剂，看起来像在输血。秋有银杏冬
有雪，这里就有披金戴银的童话树；即使最寒
冷的时候，树枝也像洗练的铅笔素描，枯软的
草皮同样有着铅笔画那样细密的笔触。大片一
人多高的紫薇，疏落枝条上，结着珍珠大小的
褐色球粒。它们被墨绿色的无纺布围护，从上
到下地裹起，上面系着3根金色的束绳。墨绿
配哑金，真好看，紫薇就像穿着裸肩的晚礼
服。对休眠的花木来说，不仅起到保暖和遮护
的功能，更让它们拥有一种自己的体面。墨绿
配哑金，又像高级的礼物包装，里面藏着春天
的礼物，生命的礼物，奇迹的礼物。

虽然紫薇又叫痒痒树，格外敏感，但春天
不是从紫薇开始。最早，当然是低温中就爆竹
般炸溅的迎春，那小小的零星的黄色火药，起
初不起眼，很快就引燃了整个春天。落叶色的
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冒出树芽一样的绿意。
是的，地气和春意是从大地的每个毛孔里渗透
出来，上升并显露。然后是玉兰，花开得汹涌
澎湃，排山倒海，月色下散发瓷器般的光芒。
然后，柳烟朦胧，桃花迷离。细雨里的湿桃
花，风吹如雾的梦桃花，都像显灵的童话那样

美。如果说海洋是浪的起伏，春天就是花的波
涛。有的花期长，有的花期短，有的盛花期过
了还有续花期……春天在这里涌如层澜。

白天，萱草金灿灿的，就像拇指姑娘的锦
缎婚床；夜晚，玉簪莹润，幽香四溢，像由某
种神秘的矿物质铸造。你可以看到雨果、绿野
这样的月季品种，也可以看到胸径1米的高大
云杉。我在公园里见过蜂农的木板条箱。像蜜
蜂一样，我的内心振翅，有细小而甜蜜的嗡
鸣。有时孤独，有时消沉，但安静地走走，慢
慢地，我的情感就像一座被雨水复活的花园。

春有柳烟；冬有乱针刺绣的松针；秋天有
灿烂到辉煌的金色；夏天，蝉声有多远，绿色
就有多远。如果常年生活在花草树木之中，人
的内心会不会变得干净，像风雨中的果实那样
擅长自洁？因为所面对的植物，让人没有任何
运用计谋的需要，久而久之，也许就会像野生
动物般自然、简单与诚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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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多了有鱼，花木多了有鸟。
树冠繁茂时，有时看不到那些翅膀，只听

得到鸟鸣，像晃动孩子的储钱罐发出声响；有
时，清晰看见鸟飞越的航线，最小的鸟也像一
枚闪耀光芒的分币，是听得到也看得到的快
乐。有时，看到鸟群经过上空，让我欣喜和信
赖，仿佛此时自己脸上吹过的风，正是由它们
的翅膀所拂动起来的。有时，连不起眼的麻雀
落下来，都像从天而降撒下来的大把花籽。

嗓门粗粝却好心肠的大喜鹊，多得报喜也像
吵嘴。这些看似穿燕尾服的家伙，翅膀并非全黑，
而是钢蓝色的。还有另一种灰喜鹊，翅膀是雾蓝
色的，经常像相声观众那样在一起笑得嘎嘎的。

连这里的乌鸦都是上过魔法学校的。它们
的身体像刚刚被鞋油打亮抛光，显得神气。有些
乌鸦即使高龄哑嗓，还是发出牙牙学语的声音，甚
至有些恶作剧地模仿婴儿的哭声，当你担心地
去寻找，淘气的它已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地试探。

斑鸠的脖子戴着复古的珍珠领圈。戴胜的
头冠像个非洲酋长。山雀的顶毛黑耸而扁平，
就像被凝胶固定过的朋克发型。鹩哥儿擅长学
舌，可我以前除了看到它在笼子里学习人类的
外语，从未在野外环境见过它。现在鹩哥儿不
说话，不说话我也知道它高兴，因为它迈着活
泼的碎步，兴高采烈地走了。咚咚咚，敲响树

干的是不怕脑震荡的啄木鸟；刷刷刷，掠过草
丛的是拖着长长尾羽的雉鸡，它披覆一身即使
在中国古画中都格外浮夸的艳彩，在4月里追
逐着它朴素的新娘。

生态环境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鸟在此栖
居。据说近年来此过冬的候鸟已超300种，数
量已超过了150多万只，包括震旦鸦雀这样被
誉为“鸟中大熊猫”的珍稀品种。我查看图
片，震旦鸦雀长相低调，它的形象并不像震旦
角化石那样诡异，并非震撼人心的俏花旦模
样。会不会，正因平淡无奇而不易被察觉，它
在我身边一掠而过，而我浑然不觉？奇迹已经
发生，我尚未做出及时的反应？

我仰望天空，看到飞翔的鸟，以及很多的
鸟巢。那些新生的雏鸟嘴角大张，渴望被亲鸟
哺喂；不久之后，它们将学会歌唱。树杈的筑
巢被风晃动，像催眠的摇篮。天空像摇篮宠爱
所有的飞鸟，海洋像摇篮宠爱所有的游鱼，大
地像摇篮宠爱所有的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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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里还有优美而害羞的小小走兽。
在公园刚刚建好、各种管理还未到位的时候，

我喜欢在这里散步。我在这里救助过两只刺猬。
刺猬常见，我在夏夜频繁遇到草丛里的刺

球。它们迈出细巧的小腿小脚，在叶堆里翻
腾，发出超出预想的动静。也许因为没有什么
受挫的经历，那只小家伙不仅天真而无畏地出
现在白天，而且是在上班高峰期，大摇大摆地
走到汽车穿梭的马路上。我紧急停车，它站在
轮胎前，静止，不知是好奇、出神还是被吓坏
了。发现刺猬的身体上沾着蜱虫，我把它带去
宠物医院救治。谁想到，它在车上就像中毒似
地瘫在那里，喘息艰难。住了一天院，刺猬才
恢复了精神头儿；可我把它带回途中，它又不
行了。往返两次，我才明白，原来刺猬晕车。

刺猬就像个针垫，看似无畏，其实是一种
防卫过当的动物。我把两只刺猬先后放到森林
公园里，这对它们来说，应该是个乐园。余生
平安，可爱的小邻居们。

我还会遇到黄鼬，虽然黄鼠狼的俗称不那
么好听，但我喜欢把它当成会魔法的小仙。民间传
说，它们听得懂人话，情义深重，不畏强敌且好记
仇。有些有着熬夜的黑眼袋，有些围绕着鼻翼
有圈白毛，像京剧里的小丑脸谱，小巧的头，修

长而玲珑的腰，它们灵活穿行的身影分外迷人。
园丁劳作时，会因为碰到公园里的野兔而

愉快。花丛映在它们晶亮的眼睛里，雨水落到
蓬软的皮毛上，那些可爱的亲爱的让人疼爱的
小兽，正和我们一起呼吸。假设没有动物，我
们不过就是这个世界的孤儿。

社会文明的发展，当然需要技术的支撑，
但更需要植物的养润和动物的陪伴；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渴望与尊
重，充满热情、柔情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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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一样，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徜徉于
这片欣欣向荣的城市丛林。

跑步者全身装备齐全，他们体魄强健，肌肉
线条清晰，橡胶步道使他们拥有弹簧般的脚踝。

孩子忙于在沙堆上建筑，用随身携带的小
铲或临时找到的树枝作为挖掘工具。那些小小
的城堡并非虚妄，黄昏过后，孩子们离开，留下
的残迹里，每一粒砂子依然闪烁石英的光芒。

体育器械的彩漆，色彩饱和度很高，老人
正在用尚还灵活的腿脚努力蹬踏，力争迎接依
然自信的晚年。

即使健康受损，也并非绝对的悲剧。一个
中风的老奶奶，用四爪拐杖走，以极为缓慢的
步速尝试恢复身体机能。旁边是原本急脾气的
老大爷，现在一步一驻足，经常像定格似的，
陪着老奶奶。不急不急，慢慢来，就像以前曾
经和未来将有的漫长陪伴。

我的锻炼方式还是散步，沿着林间的铺石
小路走，它们像河流或者溪水那样保持蜿蜒，
延伸到安静的远方，延伸到生长着连翘、锦
带、鸢尾、榆叶梅和紫叶李的远方，延伸到枝
杈间新鸟试飞、土窠里幼兔拥眠的远方。我一
边走，一边听到操场方向隐隐传来有节律的篮
球声：砰砰砰，恍惚间，我觉得这片大地是活
的，那是听得见的心跳。

如果愿意，还可以出公园，走很近的路，
就可以到达清河。林子外，道路明显变宽。原
来的马路特别窄，被小贩儿、自行车、各种零
碎的建筑所围堵和阻隔。我还以为那些窄路会
像细绳子一样永远勒着这片区域，忽然它们就
变成城市的腰带或腰封，体面、美观又提气。
怎么做的？像个魔术。

清河，就如它的名字那样流淌着，曾经的
污水像经过透析般，被过滤掉毒素。立春过
后，我就看到香皂盒那么大的水禽，是些小朋
友，它们不起眼，羽色就像还没发芽的树皮，
袖珍的小脚丫刚刚划了几天水的样子。恋爱的
绿头鸭，优雅而含蓄的爱情刚刚开始，它们在
水面画出同心圆。还有一只中等型号的水禽，
我不认识，它脖子一梗一梗向前，很害羞，稍
微有人靠近，它就装作忙于捕鱼的样子潜泳到
远处去了。

我 2008年刚搬家时，觉得这里像是孩子的
储钱罐，只有零星硬币，略带寒酸甚至辛酸。10
年过去，我成了天通苑发展变迁的受益者。

这是4 月，像破茧羽化的大蝴蝶，闪耀鳞
彩。沿着春天之路，你将进入现在的或未来的花丛。

这个周末的午后，在库峪山
口，看到了久违的麦田。金灿灿
的，一片连一片，连绵不断，沿山通
向远方，也通向了自己的记忆深处。

小时候的农村，一过谷雨，空
中就会传来布谷鸟的叫声，麦子黄
了。麦子大约熟在“六一”前后，
孩子们可以在麦田里撒欢。生产队
集体耕种的麦子连成一片，麦子变
黄的那几天，感觉天地都一片金
黄。管事的队长会带着几个老把
式，紧张地一会儿看麦田，一会儿
看天气。成熟的麦子怕风也怕雨。
七八岁的我心里惦记的却是集体大
灶上的炸油糕。万事齐备，生产队
长一声令下，上百个劳力就拎着镰
刀，奔向了村东的麦田。早晨的麦
子还有些湿，割起来费劲，但开镰
后所有人都有些兴奋，大家一字排
开，从北向南，翻飞着镰片。太阳
慢慢升起，田里开始湿热。10 点
多，送水组吆喝着十几个小孩，抬
着大水桶，拿着粗瓷碗，把水送到
汗流浃背的大人手中。日近正午，
太阳端端地从头顶照下来，麦子干
爽起来，割麦的声音也清脆整齐。
孩子们跟在后面，捡拾落下的麦
穗。午后两三点，大人们会陆续直
起腰来，一边看自己割的麦茬，一
边和孩子们开着玩笑。午饭送来
了。白馒头加绿辣子，绿豆稀饭，
再就是炸好的油糕。馒头随便吃，
油糕却有定额。一年中难得这一
回，大吃的人们个个兴奋。软面炸
出的厚油糕里面放着白糖，一口咬
下去，又油又甜，这不就是老师说
的好日子嘛！吃饱喝足后，大人们
要休息，等着傍晚时的脱粒，那才
是整个夏忙里最高潮的事情，开机
前场头还会燃放鞭炮。

这样的事儿轮到自己顶上去
时，已是七八年后。联产承包，土
地分到各家各户。自己是家中唯一
的男孩，早早就操心田里的事儿。
每年秋收后，锄田、整地、播种、
灌溉、除草、施肥，样样都要学着
干。等到麦子齐腰、开始吐穗时，
每天放学都到田里查看一番。自家
那三亩地，每年都是母亲带着我们
三人动手割，差不多要割上两天。
除了割，还得捆，然后拉到场里。
但要伺候大型脱粒机，还必须再请
来七八个劳力，多数是本家的长辈
和兄长。那些日子，母亲会从别人
家借来炒瓢，架在火炉上。破例往
里面倒上一瓢底的清油，分别炒出
三四个菜。主食多是麦面皮子配稀
饭，有时还要给酽酽的浆水里泼上
煎油，解馋又消暑。

这是快 40 年前的事。前几年
回家，站在河边抬头眺望，大片的农
田撂荒，长出了杂草。现在，农民生
产生活的门路多了，外出打工挣钱，
田地不再是他们倚重的命根子。

农田荒了，老家也就很少回去
了。城市扩张，老家被征地拆迁
了。我在合同上签了字，之后，连
老院子都不忍看上一眼，匆匆离
开，心里像没了根的柳絮，毛毛
的，一直飘在半空。

在这个乍热的午后，站在赵师
傅家的露台上，欣喜地看到青山下
金黄色的麦田。赵师傅说，回到老
家，就得吃咱老家的饭。他请人做
了土豆糍粑、米面皮子、油泼面，还
配上了一盆油泼浆水，一大碗炒韭
菜。边吃边聊，聊到了生产队的麦
田，聊起了自家承包的麦田，说到
了被荒废的麦田。心底的回忆一下
子浮现起来，心中的漂浮感也一点
点在沉淀。赵师傅说，现在好了，
政府允许土地集中流转，一些人把
村里的农田集中起来，进行大机器
耕作，比过去的生产队厉害多了。

午后，我们一起走到麦田边
上，看着等待收割的麦浪，齐刷刷
地刺向天空。用手摸了摸扎扎的麦
芒，心里有一丝久违的痒。一阵微
风吹来，麦田发出沙沙的声音，好
像儿时的割麦声。远处，大型收割
机正在轰隆隆地忙碌着。据说，一
些地方已经实行了无人收割。到那
时，希望走进新时代的乡亲们可以
在屏幕前，守望着自己的麦田。

两个外孙女在我家胡闹了两天
半后，要跟着妈妈回家了。每一次
告别，我总是这样：半个心如释重
负，半个心在高叫“不要走”。小A
手拿一样东西，跳上车之前，回过
头，把东西放在我手里，是一本
书：鲁迅的《而已集》。我最近正在
读它，一直放在书房案头。别说
她，连她妈妈——我的女儿也只会
说广东话，少年时在唐人街中文学
校学的汉字早已忘光。以难懂著称
的鲁迅杂文，这只会英语的 6 岁孩
子怎看得懂？只是巧合。

小 A 和她 8 岁的姐姐，今天在
我书房的书架前玩了半天，把中文
书一本本抽出来，有插图的，看得
久些；纯汉字的，马上翻页。我不
好阻止，只要求她们把书放回原处。
我本来端坐电脑前，打算写点什么
的。从她们进家门起，就不得安生。

因为疫情，她们没学可上大半
年了。当妈的负起责任，教她们功
课。女儿私下向我抱怨，孩子天天
腻在家里，不能外出，管教真累人。
我深表同情。她让丈夫在家上班，
把孩子带来我家，未必没有卸下担子
歇歇的意思。老两口当然赞同。从 3
月底起，为遵守居家抗疫令，女儿
一家有近半年没来，如今补足欠账。

两个孩子做完妈妈布置的作业
后，缠上了我。我想了个主意：向她
们订制连环图，每本 20 元。规定了
题目：我们一家去夏威夷。要求有图

画，有文字。她们兴高采烈，向我讨
了白纸，装订成簿子，分头制作。
大的已上完二年级，画画天分颇
高。第一页画了飞机、爸爸、妈
妈、她自己和妹妹。第二页人坐在
飞机座位上，舷窗外有云朵。第三
页抵达夏威夷机场，画了许多人，
那是接机的叔叔伯伯。她胸有成
竹，完成全本才给我亮出来。小 A
没来得及行大班的毕业礼，幼儿园
就因疫情关门，认不得许多字，不
能不着急，几乎每隔 5 分钟就进书
房，问我某个单词怎样拼写。

孩子的定力有限，书还没“出
版”，就扔下，改为玩电脑游戏。小
A专注于障碍跑，她用手指控制屏幕
上的小熊，一路跑，要拐弯、低头、蹦
起，小小食指多灵巧。成绩最好时得
分过一万。独自玩不过瘾，要我来。
我的手指又粗又笨，不是碰了大石就
是撞了树木，得分没超过三千。她玩够
了，要换个游戏，须从网上下载。我下
载了一个“波克人”，却要由家长审
查。我只好冒充父母填写资料。开
通后，小 A 已没了兴趣，改为和姐
姐跳绳。我提出，你们比赛，谁跳
100 下有奖励。姐姐响应，妹妹却
抗议说，她跳不了这么多，不公
平，哭开了。我说那就减半，还是
谈不拢。好在一分钟后都忘记了。

我还设立几种体育项目，如单
杠上做引体向上。小 A 要我托起

“向上”10 下，我的老骨头差点散
了。幸而她姐姐兴趣集中在打侧
翻，如果她也要爬单杠，我就举不
起了。屋内一天到晚脚步咚咚，嘻嘻
哈哈，我的常规节奏完全迷失，暗里向
老妻诉苦。她说，这才是福气。

家里恢复冷清。我打开《而已集》，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竖排，繁
体。书中夹着一张字条，是小 A 写
的，笔走龙蛇：“公公，你好！”（英语）

书中的题辞，最后一句为：“我于
是只有‘而已’而已。”我也只有“而
已”——欢喜而已。

守望麦田
李亚军

从荒园到花园
周晓枫

从荒园到花园
周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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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的康庄路
刘裕国


